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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学视角的《荷花水鸟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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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针对清代画家朱耷《荷花水鸟图》的个案分析，首先肯定了这副作品的真实性，并从图

像学的视角研究此作品，在前图像志的层次，《荷花水鸟图》画面构成元素较少但表现的内容却极其丰富；

在图像志的层面，《荷花水鸟图》的画面背后充斥着强烈的孤独感，展现出八大山人与世隔绝的愿望 ；在

图像学层次，《荷花水鸟图》充满了道、禅两家的哲理思想，更是八大山人人生态度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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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清初四僧” 之一的八大山人，将国破家亡的身世之痛、超然物外的禅道思考与极简主义的艺

术表达熔于一炉，其笔下的荷花、水鸟等物象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描摹，成为表现情感与思想的视觉符号。

《荷花水鸟图》以凝练的构图、苍劲的笔墨与空灵的意境，展现文人画审美追求的同时体现出特定历史语

境下文人个体的精神突围与文化坚守，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历经数百年依然值得发掘。

二、《荷花水鸟图》概况描述及真伪辨别

图一 《荷石水鸟图》，清，朱耷绘，纸本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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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荷花水鸟图》，纵 127 厘米，横 46 厘米，纸本墨笔，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中一大片荷从一

侧生出茎叶，又有一株纤弱荷花从中生出并呈下垂姿态，下方孤石兀立，石上孤鸟单足蜷缩，仰首向上，

整幅画面透出一股寂寞孤傲的意境来。画面左上角有朱耷款署“八大山人写”，其中八大两字连缀，山人

二字连缀。款署下方，八大自钤“可得神仙”“八大山人”，鉴藏印有“虚斋珍玩”等 3 方。

从此画的题材来看，荷花与水鸟是八大常作的，且八大尤爱画白眼向天的拟人化动物以表现其内心

的遗民情节与生命的顽强，且用笔极为老辣干练，仅寥寥几笔便能画出事物神韵，如吴昌硕于《效八大

山人画》诗云“砚翻古墨春雪飞，大石幽花恣奇怪。”，他讲到八大作画时用墨的潇洒以及他画中石头、

花朵姿态之奇，对照《荷花水鸟图》中的形象符号与笔墨可见十分符合；从此话款署来看，署名“八大山

人”，我们知道朱耷一生用过的名号多达 20 多个——清代邵长蘅在《八大山人传》里讲到“山人面微赧，

丰下而少髭。初为僧，号雪个，后更号曰人屋、曰驴屋驴、曰书年、曰驴汉，最后号八大山人云。”[1]，

可以得知此画应是八大山人较后期画风成熟时所作，且八大署名方法极为奇特——清代张庚在《国朝画

征录 . 八大山人》中提到“余每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

笑之，字意盖有在也。”[2]，细看《荷花水鸟图》的款印与上述所言相符，应是出自八大之手；陈鼎《八大

山人传》记述八大山人“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3]，可推测其印章应多处于己手，且

由于其在书法上也有极深的造诣，善书石鼓文，故而八大印章十分有创意，“构思奇特，具有构成学与符

号学的意味”[4]，画面款署下方的白文印“八大山人”与“可得神仙”疏阔苍茫，印章位置、大小与画面

留白形成“计白当黑”的构图平衡，与画面构图相呼应，其中“可得神仙”一方篆书结构故意扭曲，重

新将字解构，右上方故意敲击印面造成崩缺，虽形残但却神全，在金石刀痕中体现遗民血泪，且据书中

记载 59 岁直至终年，八大常盖“可得神仙”一印，结合此作画风应属八大较晚期作品，此作应为真迹 ；

画中还有 3 方鉴藏印，其中一方为“虚斋珍玩”，“虚斋”为收藏家庞莱臣字号，以字行天下，王季迁曾

说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之一和著名的古代绘画鉴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且对藏品

下注朱文、白文、以便后人按图索骥于此可考。[5] 总的来说，从《荷花水鸟图》的印鉴、款署、画风来看，

笔者认定其为真迹。

三、以图像学分析《荷花水鸟图》

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中提出了图像学经典的三层次分析框架——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

学解释，笔者将基于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荷花水鸟图》的外在形式、内容及深层次意境与意蕴，

揭示图像中隐含的象征意义，并将此画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理解。

（一）前图像志层面

《荷花水鸟图》为纸本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描绘了一片安静的荷塘景象，从构图上来看，此画虽

景物不多，但却有着极为巧妙的构思，赋予静态的画面动态的效果——画面右侧画家以浓淡相间的墨色

绘制几片荷叶，在浓郁的墨色中一朵荷花缓缓长出，画面下方立一孤独的倒石，石上一孤鸟单脚站立、

身体蜷曲好似正在歇息，倒石两侧长短不一的叶茎向上生长，与画面上方的花叶遥相呼应，使得整幅画

面极为和谐 ；从设色上来看，此作品只用墨色不着色彩，且在墨色的把控上极为巧妙，画中墨色有两处

“重”的地方，一处是画右侧的荷叶，一处是画面中间画家以饱蘸浓墨的笔摆出的向下生长的荷叶，且

这两处“重色”还有区分，中部荷叶的墨色可以说是浓到了极致，几乎没有墨色的变化，给人一种“实”

的感觉，而右上侧的荷叶则是在淡墨渲染的基础上加以浓墨点缀，反而显得轻盈，这样使得两处荷叶间

有了明显的呼应——一重一轻，一沉一浮，画面在对比中展现出层次 ；而画面下方的倒石孤鸟则是画面

“轻”的部分，八大以简括的线条勾勒石头的轮廓，并用淡墨渲染石头的质感，墨色上重下轻，使得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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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立于地上却有一种摇摇欲坠之感，而石头上单腿站立的孤鸟则又为石块找到了平衡，使其获得了稳定，

二者和谐地仿佛共为一体。倒石孤鸟的“轻”，与画面上方“浓重”的荷叶互相呼应，使得整幅画面极为

和谐，浑然一体。在技法表现上，与工笔画法细致入微的表现方法不同，八大并未过多关注景物的细节

描绘，如画中的荷叶，乍一看是墨块的简单叠加，却十分轻易地就能让人看出这是荷叶，这得益于八大

对于自然的深入观察使其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浓墨块分布的节奏与荷叶脉络的生长规律相符、

大团的荷叶中隐隐可见的白色荷花瓣，还有连接荷叶必不可少的荷梗。如果去掉荷梗，去掉荷瓣，这些

浓墨和淡墨什么也不是。”[6] 除了画面主体的荷与水鸟，画面左上角的题款也极具匠心——款属“八大山

人写”，八大山人四字连写看上去像“哭之”又像“笑之”，与画面宁静寂寥的氛围相得益彰。

（二）图像志层面

孔子在《论语 . 阳货》中指出“诗可以怨”，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这些话体现了对于

中国传统艺术而言，画家的主观情感在艺术创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此画面中的花鸟虫鱼、山川湖

海等便不仅仅只是自然形态的直接再现，而成为画家人格、情绪等的载体，象征着作者对人生长期的探

索与感悟。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社会之动荡往往会对艺术家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触动，其作品也必

然染上时代的气息。1644 年甲申之变，明王朝灭亡。“生不逢时，年仅 19 岁的八大山人一变而为飘零的闾

里庶民，其人生的倾斜与心灵的失落自是难以言表。”[8]《荷花水鸟图》中荷花细长的茎叶上生出摇摇欲坠

的小荷花，直直压向孤单的水鸟，营造出的孤独感与荒凉，或可谓是八大内心写照。画面右侧墨色渲染的

一大团荷叶上以浓墨勾出茎脉，其中生长出一株纤弱的小荷花，直压向孤独的水鸟，给人一种“黑云压城

城欲摧”之感，而画面下方的倒石，上重下轻，不仅根基不稳，还被上方的荷压迫着，有摇摇欲坠的不安

定感，这应是象征着明清易主的时代之变所造成的乱世之景，使包括八大在内的一大批遗民孤苦无依，但

石块上单腿站立蜷缩着的水鸟却在视觉上使得倒石又获得了平衡，仔细看这只孤鸟虽蜷缩着呈保护姿态，

却白眼向天，一副受欺又不屈的样子，在此画强烈的孤独感中却并未给人弱小之感，而有一种无畏之态，

从八大人生经历来看，这只小鸟象征着八大自己——身为王孙公子，却被迫成为前朝遗民，丢了家国也再

无归处，于是痛定思痛后背过身去，遁入佛门，以求超脱，于是八大慢慢在诗画中安放心灵，靠着艺术理

想不断疏解内心的愤懑。《荷花水鸟图》中的孤鸟除了具有愤恨异族入侵的不平之气外，更多的体现了其

心态的转变——纵使国破家亡，也没有麻木不仁，而在乱世中通过艺术理想做自己的仁人君子，虽人生孤

苦，但他渐渐得以乐在其中，习惯这份孤独、享受这份孤独。但看荷叶与倒石孤鸟的部分，画面不免显得

压迫，而八大则巧妙地通过一株几乎占据画面上下两部分的细长挺拔的荷花打破了这压迫的局面，这株荷

花虽然细瘦，花瓣也寥寥无几，但它冲破了画面右侧墨荷的束缚。这种 “打破”或也象征着八大对于自我

的打破——1645 年 7 月多尔衮下达汉人“剃发令”，对于前朝遗民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八大也不例

外，是像黄道周、戴本孝那样为守节而反抗战死沙场，还是明哲保身，最终他静下心来决定于乱世中而求

生存，由遗民转向逸民，遁入空门，于天地间往来，在艺术中释放，但求精神的逍遥。除此之外，八大创

作善用留白，《荷花水鸟图》也同样采用“计白当黑”的手法，所谓“无画之处皆为妙境”，正如八大题画

诗所言“墨点无多泪点多”，画中的留白除了给人留下无限遐思外同样可以说是八大内心泣诉的体现。

（三）图像学层面

八大山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交替之际，特殊的前朝皇孙身份，造就了一代宗师，观其人生经

历，可谓是“染于禅，归于道”，这在八大的艺术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顺治五年，戍子年，八大在

进贤介冈社正式剃度为僧，拜主持颖学弘敏为师”[9]，成为青灯黄卷的佛门弟子，研习禅道，南禅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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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十六字真言，这也成为八大艺术创造的标尺。禅宗讲究

“直观与妙悟”、“韵味与境界”，《荷花水鸟图》中的孤鸟、倒石、垂荷组成了一组寂寥孤寂的景象，给

人一种“静”的感觉，这种“静”来源于八大对于“不立文字”的解说——真正的觉悟无法通过文字与

语言表达，人生的苦难也无法通过语言排解，故而八大将一切的一切都融入笔墨中，闭上解说的口，开

启生命的门。《荷花水鸟图》中的寥寥景物虽是具象但却是形而上的，都成为了八大在修行中体悟的载体，

此画不但有一种安静的感觉更有一种“净”界，可见八大已可以将自己置身于乱世之外，平和地面对过

去的苦难，看《荷花水鸟图》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自在与神通，这是八大参禅的结果。 但从中国传统文

人画家而言，影响其最深刻的哲学还要回到“老庄”，八大也同样如此，道家首先推崇自然，庄子在《庄

子 . 知北游》中提到“天地有大美而无不言”，认为自然与道同一，艺术家只有深入自然才能得“道”，

看《荷花水鸟图》八大几笔便能画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可见自然于其而言，既是灵感之源泉，也是慰藉

心灵之途径。此外，道家将自由视为人生和艺术的最高境界，提出虚静、物化、心斋、坐忘的观点，艺

术家需要超越有限的自我才能获得精神的逍遥，《荷花水鸟图》笔墨简、净、素朴，意境静、含、内敛，

貌似冷逸的画面中也流露出八大所向往的美好愿望，几乎冲破画面的荷花可以看出他已经走出了曾经困

住他的东西，奔赴新的天地。曾经的家国情怀、遗民情节到这应已被渐渐地放下，八大心灵所真正向往

的是一片自由超脱的境地，他已经从“遗民”转向了“逸民”，我想八大是真正得“道”了的。画中的留

白为虚无的部分，也生长出无限来，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言“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

忘，离形去智。”[10] 八大是变其人生为艺术的，他画中的一花一鸟，实则都是他自己，是他的精神在天地

间驰骋的觉悟的外化。

四、结语

黄宾虹认为“繁简在意，不徒在貌；貌之简者，其意贵繁。”[11]《荷花水鸟图》貌简意却不简，正如八

大题画诗所言“墨点无多泪点多”，此画中墨无虚掷，他把一切绝望写尽，又从中爆发出无限的生机，一

笔一墨都是他内心情感的象征，我们从中读到他的坚守倔强，也读到他的淡然放下，不仅仅是《荷花水

鸟图》，八大的一幅幅作品连写成他人生的传记，向世人诉说着他的哀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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